private property/私产(Sī 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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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含义
在古汉语中，私产的私半部分形旁“禾”表示禾苗，右半部分“厶”读“sī”，声旁，表示自己的意思。本义是私人所拥有的“禾”，《说文解字》注释云：“禾也。葢禾有名私者也，今则叚私为公厶。仓颉作字自营为厶，背厶为公。然则古只作厶，不作私。从禾厶声。息夷切，十五部。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北道葢许时语，立乎南以言北之辞。《周颂》：骏发尔私。《毛》曰：私，民田也。”，后引申为私人所有的自己的田地/家人/衣服，如：
薄污我私。——《诗·周南·葛覃》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小雅·大田》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诗·周颂·噫嘻》
今鲁国之群臣,以千百数,一言于季氏之私。——《韩非子内储说上》
诸父兄弟，备言燕私。——《诗·小雅·楚茨》
请以其私属,又弗许。——《左传·宣公十七年》
也可作形容词，为“私人的，自己的”之意，与“公”相对。如：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汉·贾谊《论积贮疏》
丹不忍以乇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战国策·燕策》
《管子·八观》：“私情行而公法毁。”《史记·滑稽列传》：“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覩，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 晋 李密 《陈情事表》：“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汉书·司马迁传》：“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 唐 韩愈 《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前日遇恩赦，私心喜还忧。”
[bookmark: _Hlk86888561]至于私产的“產”，本义按照说文解字则是草木生长之意，如许慎《说文解字》认为此字以“生”作形旁，“彦”省去“彡”为声旁。“生”的古字形像草木发芽钻出地面的样子。由草木生长再引申出生育，生产之意，如《韩非子·六反》：“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又可解释为天然的产物，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 郑玄 注：“天产者动物，谓六牲之属；地产者植物，谓九穀之属。”《礼记·郊特牲》：“醯醢之美，而煎盐之尚，贵天产也。”最终有了私产中产的意思，即人拥有的土地，房屋，财物， 如《后汉书·郭丹传》：“ 丹 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匱。”《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何况人家兄弟们争着祖父的遗产，不肯相让一些，情愿大块的东西作成别个得去了。” 《史记·孔子世家》：“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 
因此，私产一般是指私人/个人拥有的土地、房屋、财物等。
私产、族产与公产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与私产相对的是公产。抽象地讲，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历史和现实中，情况要复杂的多，在两者之间，还有着一些中间状态。在清末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家族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产”由家族成员共同占有、使用、收益，家族成员的劳动、收入和生计都有家族统一安排。相对于公产而言，家族的产对于家族外的其他一般人是排斥的，是私有的；但对于家族成员来说，又可以被认为是公有的。在家族中，对于家族成员拥有私产是有制约的，如《礼记·曲礼上》中记载，“父母在不有私财”; 《礼记·坊记》有云，“父母在不敢私其财”; 司马光甚至在《涑水家仪》中指出，“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但事实上，私产又是必然会存在的，如，外出为官从军所得俸禄、成为义子、赘婿从养父、岳父家获得的财产，可以不再纳入原亲缘家族的财产分配；不依靠家族财产等资源所获得财产，如独自外出经商所得或者无偿所得；妻子的嫁妆，包括陪嫁的财物和田地等。这些产才是现代意义的私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其他家族的家产中转换而来，而这些私产也将在其所有者独立成户时成为新家族的家产。
私产
族产       公产

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里，人们可以接受“产”都是属于天子的。因为 “产”本质上都属于天地，更强调天地化育，而人只是暂时的管理者，而天子作为上天在人间的意志的代表，自然在王制下可以拥有所有“产”的支配权。在这种观念下，虽然许多王朝都把天子或皇帝宗亲的财产与国库分开，但事实上皇帝是可以把国库的钱财用于皇室所需，赏赐给皇室成员或者其他官员、民众的。故有“家天下”之说。但是，即便是在中国古代，国家的“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公有性质的，比如运河、水利、驿道等公共基础设施、为防灾荒而进行的粮食储备等等。
因此，公产、族产和私产三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私产保护与王朝更替
在中国古代也早有类似西方私产保护的政策，对于国家的、家族的以及私人的“产”均有相关的律法规定而加以一定程度保护。如《后汉书》:“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
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力有限，如果贫富分化太大，极易导致社会动荡甚至王朝更替，因此，中国历代在要求节俭的基础上，都是主张均贫富的。因此，一方面，对于能够减少贫富分化的都尽可能加以保护和鼓励，如《唐律疏议》曾载：“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这是因为大家族的存在有利于保证家族成员内部不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另一方面，对于富家巨室，国家权力是加以打击的。打击大的私产者，保护小的私产者，长期以来是中国各个朝代的政策，包括重农抑商、盐铁官营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些目的。
但是，各王朝都存在一个周期，在王朝初立时，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往往都经历过长期的政治军事历练，能力很强，而且能够励精图治，这些政策尚能较好地执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官僚体系还是因循苟且，另一方面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挣脱各种束缚，开始对官僚体系进行侵蚀，最终导致小私有者的私产（特别是土地）不断集中到大私有者手中，丧失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等冲击，就可能激起农民起义甚至王朝更替。
而在英文中，private property的property则来源于古法语的 propriété, 古法语 propriété又来源于拉丁语proprietās ，有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性质，特征”的意思，但更多的是和私权和法权挂钩的，指的是财产拥有者的法律地位，也指特定的属于某人的东西。由此可见，不像古汉语中的产原本是“生”的意思，西方财产概念的诞生之初就离不开对个人权益的强调。
我们在考虑对于私产的保护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对私产形成威胁的，往往不见得是国家，而是其他私产。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时代，许多国家“产”（或者叫做“财富”）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我们更需要对于公产和私产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